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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我被骗了22

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19 与女友吵架

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凌一尧说：“我妈不许我大学毕业
前谈恋爱，我要是说我们俩已经谈了6
年，从高中就开始了，她还不得扒了我
的皮……”

“我不是说这个。”我打断她的话。
凌一尧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迅速

低下头去，若无其事地说：“那你让我
说什么？”

“我只是一个小职员，月薪 3500
元，你为什么说我是月薪8000元的部
门经理？难道我现在的状况很丢人，让

你觉得没有面子？”
她说：“现在先稳住我爸妈再说，反

正暂时又不见面，时间还很多。说不定
等到那一天，你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万一达不到呢？”
她想了想，说：“那我就说你突然被

降职了……”
我憋了一晚上的坏情绪，一时半会

儿无法消除，仍然带着一腔火药味地
问：“部门经理，月薪8000元，是你家择
婿的最低标准吗？你爸妈是不是很在
乎这些？”

凌一尧也生气了，反唇相讥道：
“在乎了又怎么样？难道现在还不是
时候？”

我顿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的屈辱
感，认为她瞧不起我，于是甩下碗筷，自
个儿生起闷气。凌一尧当时正在为课
题和工作的事情发愁，压力很大，她无
法承受我发起的冷战，平生第一次与我
吵开了。

她说：“你要是有一点长进，我何必
编那些瞎话？当初你说早点参加工作
攒钱娶我，可是你现在除了一文不值的
自尊，还有什么拿得出手？”

“我怎么就没长进了，我从毕业到
现在，哪一天不在认真工作？我烟酒不
沾，不赌不嫖，工资都交给你了，还要怎
么样？”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越说越气
愤，“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又不是第
一天知道我没钱没出息，如果你嫌弃
我，现在可以去找个小老板，不用跟着

我受穷。”
话一出口，两个人瞬间都沉默了。
她气得躲在小阳台抹眼泪，而我独

自待在房间里，固执地认为自己才委屈
呢。但再环顾一圈，看到她那个很久未
换的旧包，那个空空如也的梳妆台，还
有那只我送给她的，使用两年依然洁净
如新的手机，突然心痛起来。

我走到阳台上，将她拥入怀中，说：
“对不起。”

她没有顺从，也没有抗拒，只是望
着城市的一隅，目光里满是迷茫。我渐
渐地意识到，现在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
高中，也不是快乐与多梦的大学，我若
化不开她对未来的忧虑，兴许会永远失
去她。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有人出
卖青春、肉体与灵魂，过着挥金如土的
生活；也有人勤奋隐忍，如履薄冰，却连
小小的幸福都难以维持。

那年初夏，我再也无法在广告公司
的小隔间里安坐，一有闲暇时间便登录
各大求职网站，希望能够寻觅到一个更
好的工作。我揣着理工科的文凭，有心
从事文科的工作，因此投出去的求职书
大都石沉大海，只有一家制作网页游戏
的公司给出了文案的职位。

那个职位月薪 4000 元，交三险
一金，又是文字工作，与我的期待颇
为相符。

恰在此时，很久以前那个与我探
讨人生的项目经理老刘找上门来。老

刘比我大8岁，很早便出来闯荡，如今
自己拉起工程队单干。他说：“小吕，
记得你以前在测量和预算方面比较在
行，我在南通这边做围海工程，刚好缺
这方面的技术员，你愿不愿意过来一
起干？”

我说：“不好意思，哥，我在南京工
作，不在南通。”

“那你认识这方面的人吗？帮忙介
绍介绍。”

“我的同学里倒是有，我给你去找
找，不过你那边具体是做什么工程，大
概提供怎样的薪酬，你说说，别人问起
来我也好有一个答复。”

“看具体能力，能力一般就4000
元，能力很强的可以开到8000元。”

我又问：“那怎样算一般？怎样算
能力强？”

他想了想，说：“这样讲吧，如果你
来的话，我给你6000元，你可以用这个
标准去判断。”

一方面，我着手在电话簿、QQ和校
友录里帮他找人；另一方面，我又不是
那么尽心尽力。因为，在物价尚未飞涨
的当时，他所给的待遇对我是一个极大
的诱惑。

“有没有找到人呀？”他几次催促。
“还没有，他们有的有项目暂时

走不开，有的嫌在海边干太苦，不愿
意去。”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一听刘一鸣的名字，我浑身的肌肉
一下子僵住了，整个人呆在病床上。

在我的复仇概念中，老朝奉是《清
明上河图》的鉴定人，一切计划都是以
此为基础的。现在郑教授却告诉我，鉴
画人其实是刘一鸣，那岂不是说，我用
尽力气挥出一拳，才发现打到了自己人
的身上。

整个计划全乱了。
我原本的自信与快意，从这一刻开

始崩溃，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一个不祥
的预感涌上心头。

这时候也不必再隐瞒了，我无力地
松开床单，告诉他们是素姐说的。

听到这个名字，刘局和郑教授对视
一眼，我看到两个人的眼神都有些异
样。刘局又问道：“素姐，是不是叫梅素
兰？”我听这名字有些耳熟，再一想，素
姐送黄克武的那个小水盂的底款，就是

“梅素兰香”，于是我点点头。
“你在哪里碰到她的？”刘局继续问

道，已经有点审问犯人的口气了。
“我带着大眼贼的证据去了郑

州，然后找到老朝奉在成济村的造假
窝点。我是在那里碰到素姐的，她告
诉了我关于《清明上河图》的事情。”

刘局问：“跟你一起去的记者，是叫
钟爱华吧？”

“是。他是个热血小青年，一心要
打假，成济村造假就是我们两个联手揭
发的。”

刘局从一个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
递给我，脸色阴沉地说：“他可不是这么
说的。”

我拿过来一看，这是一版新闻报道
的传真件，作者正是钟爱华。这期专题

的标题是《五脉传人大义灭亲，勇揭古
董造假黑幕》。

我连忙阅读里面的内容。文章里
以我的口吻表示，成济村的造假窝点是
中华鉴古研究学会的产业。学会本来
应该是鉴定古董的定海神针，可在经济
大潮中迷失了自己，变得利欲熏心，不
光造假，还非法绑架工艺大师。身为五
脉中人的许愿不愿看到五脉被金钱腐
蚀了良心，毅然大义灭亲，誓要还古董
市场一个清白云云。

“一派胡言！”我气得差点要把传真
件扯碎，这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什
么时候说过这些话！

“你确定自己没说过这些话？”刘
局问。

“绝对没有！”
刘局轻轻叹了口气：“那我们的麻

烦就大了。”
他指了指传真件的边缘，我低头一

看，这篇专题报道也是今天刊发的，但
报头不是郑州或者河南，而是上海的一
家著名报纸，发行量和影响力不逊于
《首都晚报》。

在这个恒温23℃的病房里，我浑身
冰凉，如坠冰窟。钟爱华骗了我，素姐
也骗了我，他们俩一直在演戏。整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老朝奉的阴谋。

刘局说：“老爷子前一阵子操劳过
度，身体有点不适，所以住医院疗养一
段时间。我已经封锁了消息，他还不知
道这件事。”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刘局又说：
“可是家里其他人我瞒不住。”我回想起
来，难怪门外那一群五脉的人群情激
愤。在他们眼里，我根本就是个大叛
徒，若不是有方震和刘局，他们说不定
会把我拖出去打一顿。

我无可辩解，只得保持沉默。说实
话，我也觉得自己该被打。

“总之，这段时间，你就是一块石
头，不会说，不会听，也不会动。”

刘局下达了命令，然后和郑教授离
开了病房。

在空无一人的病房里，我一个人躺
在床上，在郑州的一件件事情飞快地闪
过脑海。我惊愕地发现，表面上我披荆
斩棘，实际上每一个决断，都是钟爱华
在悄悄引导。更让我恼火的是，在这期
间，钟爱华明明露出过许多破绽，只要
稍微留心便不难觉察，可我对寻找老朝
奉的执着，反成了他最好的诱饵。

“妈的……”
我一拳重重砸在墙壁上，痛彻心扉。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